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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凉山地区在前近代时期是脱离国家治理的边缘地带，养殖白蜡虫促成了若水流域与岷江流域之间的联结。

民国时期，在外部力量的介入下，凉山开始种植鸦片，并取代了早期的白蜡虫经济产业。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凉山地

区的近代化进程，却又因政治制度的落后与鸦片经济的畸形，在保守与变革的双方力量拉扯中造成了不同文化折叠在一

起的畸形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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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angshan area was a marginal area separated from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in the pre- mod-

ern period. Raising white wax insects facilitate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Ruoshui River Basin and Minjiang

River Basin.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with the intervention of external forces, Liangshan

began to cultivate opium, which replaced the early economic industry of white wax insects. To a certain ex-

tent, it promoted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Liangshan. However, due to the backwardness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and the deformity of the opium economy, the pull of the forces of both conservative and reform has

caused the deformed reconstruction of different cultures folded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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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地区位于四川和云南（民国时期为四川、云南和西康省）的交界处，是彝族聚居的核心区域。这

里群山围绕，地势险要，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交错其中，高山峡谷成为凉山和其他地区的天然界线，两

边的原住民极少来往。解放前，西昌与云南、蜀地只有一条联系外界的通道，即“蜀—身毒道”，也称西南

丝绸之路，自成都经“灵关道”“朱提道”“夜郎道”三路进入云南，在楚雄汇合，并入“博南古道”，越澜沧

江，经“永昌道”“腾冲道”，从德宏进入缅甸、印度。但这条丝绸之路对于凉山腹心地区，如美姑、越西、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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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等地，并没有产生多少影响，这就必然会给腹心地区带来相对的独立性，历史上中央政权无法在此伸

展，即便滇黔彝族对这个区域社会的影响也相对较少。在现代交通工具出现以前，这种地理障碍几乎难

以克服。

明清两朝曾屡次推行“改土归流”政策，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彝区组织军事移民活动，企图用武力改

变凉山奴隶制发展的轨道，此举加强了王朝对凉山交通干线地区的经营，但凉山腹心地区社会经济的发

展规律并未为武力所改变。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已变为地主的黑彝仍保持了许多领主制的剥

削形式①。

进入了近代后，凉山地区开始发生社会变迁，而这种变化与当地的农业经济结构不无关系。养殖白

蜡虫和种植鸦片是近代凉山最重要的经济活动，它们的重要性已引发了不少学者的关注。龙村倪和云

川杰梳理了白蜡虫的养殖史及白蜡产业②。陆文熙和牟旭平分析了岷江流域嘉属与宁属地区虫白蜡生

产的地域分工与合作③。较之白蜡虫，凉山的鸦片种植受到的关注更多，潘蛟认为凉山的鸦片种植“给落

后于时代步伐的彝族奴隶社会带来一时活力”④。刘世旭认为鸦片种植与白银流入并未推动当地货币经

济形成⑤。秦和平整理了民国时期凉山地区的鸦片种植和禁烟过程⑥。总的来说，目前关于凉山地区虫

白蜡和鸦片种植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却鲜有学者将放蜡和种烟两种农业经济结合在一起开

展研究，更少从农业经济的视角探讨凉山彝族社会的变迁过程⑦，此即为本文开展研究的学术背景。

一、养虫放蜡：若水流域与岷江流域的联结

白蜡虫（Ericerus pela Chavannes）是同翅目蜡蚧科的微小昆虫，与蚕、蜂同为中国三大养殖昆虫。白

蜡虫是一种雌、雄异型昆虫，雌虫产卵繁殖后代，雄虫分泌蜡质。用雄虫分泌的蜡质制成的白蜡叫“虫白

蜡”，具有熔点高、甘温无毒、质坚性脆、雪白细腻等特点，能防腐、防潮、润滑，在古代主要用以照明、蜡染

和入药。

《本草纲目》记载：“唐宋以前，浇烛、入药所用白蜡，皆蜜蜡也。此虫白蜡，则自元以来，人始知之，今

则为日用物矣。”⑧然而，宋元时《癸辛杂识》又载：“江浙之地，旧无白蜡。十余年间，有道人至淮间，带白

蜡虫子来求售。状如小芡实，价以升计。其法以盆桎树，树叶类茱萸叶，生水傍可扦而活，三年成大树。

每以芒种前，以黄草布作小囊，贮虫子十余枚，遍挂之树间。至五月，则每一子中出虫数百，细若蠛蠓，遗

白粪於枝梗间，此即白蜡，则不复见矣。至八月中，始剥而取之，用沸汤煎之，即成蜡矣。又遗子于树枝

间，初甚细，至来春则渐大，二三月仍收其子如前法，散育之。或闻细叶冬青树亦可用。其利甚博，与育

蚕之利相上下，白蜡之价，比黄蜡常高数倍也。”⑨详载的是他地传入的技术，那么养殖技术当在宋时就已

①杨正权著：《彝族文化史纲》，云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75页。

② 龙村倪：《中国白蜡虫的养殖及白蜡的西传》，《中国农史》2004年第4期；云川杰：《民国时期四川白腊业经济研

究》，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

③陆文熙：《历史上四川虫白蜡生产的地域性分工合作》，《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3年第12期；牟旭

平：《走马贩蜡：四川宁属蜡虫贸易演变研究》，《中华文化论坛》2019年第5期。

④潘蛟：《试述鸦片种销对近代凉山彝族地区社会发展的消极影响》，《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

⑤刘世旭：《建国前四川凉山彝族的白银流通》，《中国钱币》1989年第3期。

⑥秦和平：《西南民族地区的毒品危害及其对策》，四川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72页。

⑦ 秦熠对鸦片种植与凉山的社会变迁的关系做了先行研究，参考秦熠：《鸦片种植与凉山彝区社会变迁（1908—

1949）》，《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⑧［明］李时珍著：《本草纲目》卷三九《虫部·虫白蜡》，人民卫生出版社，1975年，第22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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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出现了①。只是到了明代，白蜡虫传播渐广，才为李时珍所记，

这时的虫白蜡已经成为了平民的日用物。“四川、湖广、闽岭、吴

越、东南诸郡皆有之，以川、滇、衡、永产者为胜”，四川已经演变

成为白蜡虫的一大产区。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四川养殖白蜡虫

的历史可溯至先秦，“蜀”即是白蜡虫的象形文字②。

西昌可能是凉山最早开始饲育白蜡虫的地方，万历年间范

守已《建南杂咏》记：“建南好，乘兴踏青行，虫果侩权村有市，蜡

花开遍庙无灵，春会托清明”③。此后，西昌成为了饲育白蜡虫的

次级传播中心。明朝末年，土司境内开始培植女贞，饲育白蜡

虫④。由于凉山的气候适合于雌虫繁衍，雄虫则更喜岷江流域的

气候，因此从产卵到泌蜡形成了“邛都虫子嘉州蜡”的异地分工

经营模式⑤。以道光三年（1823）为例，约十挑虫子就能换回一挑

白银⑥。丰厚的利润促成了凉山一年一度为期一月的虫会的繁

荣。清末民初，宁属每年春季“虫会”的交易款最高达到了百万两

白银以上⑦。西昌、德昌、冕宁等地的虫会非常有名，昭觉、四开、越

西中所等地也热闹非常。嘉庆至光绪年间（1797—1908）虫会达

到了鼎盛时期，时人有“烟火千僮铸，虫园万户齐”，“隔岸渔灯

小，远山虫树齐”之咏⑧。清光绪十一年（1885）拔贡颜汝玉《蜡虫

记》记载：“近郡城者，各儋赴西街，辟庿门，市晚开也，狭院落，蓝乱惟也，夜光燄，火炬排也，语音殊，商人

来也，评价值，声喧豗也，精遴选，意迟回也，权衡定，事已谐也，旅邸归，漏相催也，若时十余日，市乃毕。”⑨

官府对过往虫商征收“虫釐”，“一挑过税五贯钱”，非凶年即可获“五万贯货泉”，因此对虫会非常重

视⑩。道光七年、二十八年（1829、1848），建昌镇都督和宁远府正堂两次立碑西昌海南乡大石板村强调：

“县属地面辽阔，四山多以载蓄虫树为生，植树养虫与种稻养蚕事同一体。虫会开园期内，前往他人虫园

窃抢滋事者，严加惩办，勿稍宽纵。如有痞徒持仗拒捕，照例格杀勿论。”􀃊􀁉􀁓

由于白蜡虫对气候变化的感知较强，从凉山成熟下树到运往乐山各县扎包上树，中间仅有十来天的

时间，虫商购得白蜡虫便会昼夜兼程转回嘉属，“虫会”经济链由此形成。除了种植女贞的“园户”、放虫

的“挂户”，还有雇佣劳工“短衣挽裳露肘，捷登树若猴，得虫盈匊，置入竹兜”，遗漏在地的白蜡虫也会由

①周尧：《中国昆虫学史》，昆虫分类学报社，1980年，第41-42页。

②唐远昭：《“蜀”乃白蜡虫》，《文史杂志》2013年第2期。

③［明］范守已：《建南杂咏》，载民国《西昌县志》卷一一《艺文志》，巴蜀书社，2017年，第311页。

④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凉山彝族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凉山彝族自治州文史资料选辑 第2辑》，

1984年，第153-154页。

⑤［清］颜启芳：《蜡虫》，载民国《西昌县志》卷一一《艺文志》，巴蜀书社，2017年，第308页。

⑥《凉山彝族自治州文史资料选辑 第2辑》，第153-154页。

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凉山彝族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凉山彝族自治州文史资料选辑 第5辑》，

1987年，第139-140页。

⑧分别出自书纶《西昌杂咏十四首》及胡薇元《和书硕农丈西昌杂咏十四首》，载民国《西昌县志》卷一一《艺文志》，第

312页。

⑨［清］颜汝玉：《蜡虫记》，载民国《西昌县志》卷二《产业志》，巴蜀书社，2017年，第120页。

⑩同上。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凉山彝族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凉山彝族自治州文史资料选辑 第9辑》，1991

年，第177页。

图1 养虫放蜡

图片来源：《亚细亚大观》第五辑第九

回（1928年），总第五十七回，第568号“蜡

虫の饲育”，摄于四川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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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的贫民俯拾。为虫商和挑夫提供食物和茶水的沿途村店也因此生意兴隆。此外，出卖劳力的挑夫

也形成了相当的规模，包括只挑1~3站（15~20里/站）的短途挑夫和体力强健的长途挑夫。如果运送虫

子较多，往往虫商还会雇佣能挑担又能照应其他挑夫的“二把手”，工价比一般挑夫高一两倍。由于虫会

经济对凉山经济的拉动作用，有评价称“虫会之后，世无穷民”①。

白蜡虫产业的兴起实现了若水流域与岷江流域的联结，出现了汉族和彝族社会在一定程度上的经

济共享性。值得注意的是，实现这种共享性的范围依旧很有限，主要局限在西昌、德昌、冕宁等汉彝交融

较多的彝族边界地区，但也给凉山的腹心地区，诸如美姑、昭觉等地带来了一些物质与信息交融。彝人

原来只会耕种旱地，种植荞子，而水田的开垦和耕作技术、使用的生产工具以及整个水田的灌溉系统都

是由汉人推动的。昭觉县城南乡流传：“彝族本身不懂耕种水田，而只会在山坡上种植荞子，所以他（安土

司）就从云南招来几百汉人开垦水田，先把全部林木烧掉，挖成田块，筑成水沟，其中有一条从城北乡引至

本乡老城的长15里的水沟，至今遗迹尚在。那条沟除灌溉水田外，还利用水力推动老城区原设有的水碾

三座。”“约100年以后，彝族阿侯家从牛牛坝过来，把汉人赶走，汉人便相继逃亡西昌……一切水碾等手工

业尽毁，水田自此就被彝人耕种，许多水沟毁坏后就没有修建，但整个灌溉系统仍是汉人所造的……再

过40—50年后，即距现在约60年前，八且家就组织彝族人民把上大坪子村的荒草林木尽烧，仿照汉人的办

法，把它开垦成水田，筑成水沟”②。美姑县布兹列拖乡黑彝布兹呷拖也说：“水稻是由汉区传来的，有10多

代了。”③彝区水田使用的二头牛拉的大型犁，以及用一头牛拉的小型犁，彝名统称“汉家土角”。另外，旱地

使用的木齿耙，镰刀和板锄等，均与汉区的农具相似，用以打造这些农具的铁也大多由汉区运入④。

到清末民初，西昌境内尚产蜡虫5975~6500挑，其中郎环乡2800挑，樟木乡1400挑，西溪乡1300挑，

黄水乡1000挑。此外，开元乡的大坪子、阴山，兴胜乡的陡山沟、老龙沟，锅盖梁镇的宋庆沟，西郊乡的

王家坡、望乡台、乌龟塘，马道乡的深沟，大石乡的文昌寺和黄联、太和、马鞍山、银厂、民胜等乡的森林丛

密之处，都有虫园分布。到20世纪30年代，除郎环乡等尚存少数虫园外，余不复见⑤。抗日战争时期，白蜡

虫产业持续滑坡，有识之士欲谋复兴白蜡虫产业，终未挽救其颓势⑥。解放前，“虫会”已基本绝迹。

关于凉山白蜡虫产业的衰落，有人认为当地地理阻塞，兵匪横行，虫商和挑夫都冒着生命危险，“挑

起虫子去嘉州，过关越隘死几回，昼夜不停脚磨破，十人上路九不归”⑦。还有学者认为凉山民间械斗盛

行是造成凉山白蜡虫产业衰败的主要原因⑧。然稍加推敲，便觉吊诡。自然环境的障碍并未阻碍早期虫

会的繁荣，又缘何由于20世纪30年代突然成为了一个大障碍？其次，民间械斗在凉山彝族一直无法禁

止，也不应是一个陡然出现的决定性变量⑨。因此，笔者认为必然还有社会层面的其他阻力。

二、种植罂粟：凉山全域转型的开始

罂粟（Papaver somniferum L.）在中国种植很早，早在唐朝时期可能就被阿拉伯人引入了中国西南地

①赵开礼：《西昌虫会见闻》，载《凉山彝族自治州文史资料选辑 第9辑》，1991年，第174-179页。

②四川省编写组编：《四川省凉山彝族社会调查资料选辑》，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55-156页。

③《四川省凉山彝族社会调查资料选辑》，第101-103页

④《四川省凉山彝族社会调查资料选辑》，第155-156页。

⑤赵开礼：《西昌虫会见闻》，第174-179页。

⑥忻介六:《抗战期中之白蜡虫事业》,《东方杂志》1940年第3期。

⑦赵开礼：《西昌虫会见闻》，第174-179页。

⑧牟旭平：《走马贩蜡：四川宁属蜡虫贸易演变研究》，《中华文化论坛》2019年第5期。

⑨在彝族社会中，对冤家的侵占掠夺，偷盗敌方的牛羊和人口，在械斗中表现勇敢的，都被视作英雄的行为。在械斗中

勇敢善战的人还有可能成为群众的领袖——“头人”。参考《四川省凉山彝族社会调查资料选辑》，第57-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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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用作观赏花卉和药物。雍乾年间海关记录

显示，进口的罂粟仍列入药材项目下①。到了19

世纪20年代，罂粟种植和鸦片加工技术由印度

传入云南，继而四川、贵州、甘肃等地开始了比

较广泛地种植②。到1880—1881年，“中国四川、

云南、贵州三省，共出烟土二十六万五千担，三

处土人所食，仅需要十六万五千担，余皆分运近

省”③。因四川烟土售价低廉，尤具竞争力，很快

便在市场占有率上具有领先地位，不仅排挤了进

口鸦片，而且还压制了其他省区自产的鸦片④。

凉山地区自然地理条件并不适合于优质鸦

片的生产，这里交通不便，又长期对外劫掠，与

外界关系十分紧张，并不具备必要的商业环境。

位于凉山腹心的美姑县于1910年前后开始种植

鸦片⑤，这正是清王朝在社会多方力量的推动下实施禁烟的时期⑥。1908年，四川总督赵尔巽将10年禁

绝改为2年。此后，4位道台和48位委员被派到各地检查禁烟改种的情况⑦。民国初年，禁烟作为国家

政策得以延续。1914年，国民党中央政府公布《禁种罂粟条例》，宣布今后不得再种罂粟，如有发现须强

行铲除。四川巡按使陈廷杰主持制订了《禁烟实施细则》，于是“除零星栽种外，大规模罂粟地已几乎绝

迹了”⑧。但是，凉山并不在中央政府的有效控制范围之内，成为了禁烟的真空地带，这里出产的鸦片随即

抢夺了市场份额。

防区时代，大小军阀和地主都在设法敛财，大肆推广种植鸦片。拥有财权和军权的四川大地主刘文

彩的手段尤为残酷：对不愿种植鸦片的农民征收“懒捐”，按烟苗捐每窝一角二分的税率；加重种粮农民

的税捐，一年要完成三年的税，第二年仍不种烟的农民要上五年的税，逐年递增；为种烟提供贷款，待还

本付息时用烟土折算。缘此，四川的鸦片种植达到了高峰⑨。于是，“汉区烟贩中断收购，彝族内部当时

吸鸦片烟者又极少，因而相继停止了种植”⑩。由于1935年前的四川不在中央政权的控制之下，国民政

府在1927—1935年期间多次发布禁烟法令，但均无效果􀃊􀁉􀁓。到了1937年，马松龄感慨：“㑩夷种烟，自吸

①《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一《道光十六年九月壬午》，故宫博物院，1929年，第6页。

②林满红：《清代社会流行吸食鸦片研究——供给面之分析（1773—1906）》，台湾师范大学博士论文，1985年；仲伟

民：《19世纪中国鸦片的生产替代及其影响》，《文史哲》2009年第5期。

③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三联书店，1957年，第458页。

④秦和平：《清季民国年间长江上游地区的鸦片税捐（厘）》，载陈锋主编：《明清以来长江流域社会发展史论》，武汉大

学出版社，2006年，第158-184页。

⑤美姑巴普种烟始于1909年，普雄瓦吉木乡始于1911年（全国人民代表民族委员会四川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

组：《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社会调查综合报告》[初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1958年，第20页）。

⑥ 1906年9月，光绪皇帝发布上谕，令政务处制订并发布禁烟章程。见《清实录》第59册，中华书局，1985年，第448

页。

⑦苏智良：《中国毒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209页。

⑧《中国毒品史》，第228、236页。

⑨政协宜宾县委员会：《宜宾县文史资料选辑 总第19-20合辑 中国共产党建党七十周年专辑》，1991年，第58页。

⑩《四川省凉山彝族社会调查资料选辑》，第123页。

􀃊􀁉􀁓于恩德：《中国禁烟法令变迁史》，中华书局，1934年，第284-322页；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委员会：《禁烟之

理论与实施》，1935年，第57-91页；罗云炎：《毒品问题》（下），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23-178页。

图2 种植罂粟

图片来源：《亚细亚大观》第五辑第九回，总第五十七回，

第570号“やめらわ罂粟栽培”，摄于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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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少，全为货殖。汉地无烟，夷烟始得居奇，以易粮布。今绥江永善皆种烟，夷烟之价，仅敌五谷。㑩夷

遂逐渐少种矣。故烟禁弛，夷地种烟少；烟禁紧，夷地种烟多”①。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四川

的禁烟政策贯彻较为严格，于是鸦片再度转移到了凉山地区种植，直到解放前，种植鸦片都是凉山经济的

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广大农民来说，种植罂粟比种植粮食和其他经济作物有利，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记载：“今鸦

片之利，数倍于农。小民无知，孰不弃农而趋利乎？”②凉山种植罂粟的极盛时期，几乎家家种植，甚至有

的呷西在主子的隙地也零星种植，作为私房或穿衣服用③。龙云家族垦荒金阳，也种植了大量的鸦片④。

种烟取代养虫，应是凉山白蜡虫经济衰亡的一大主要原因。种烟比经营虫树获利快，于是轻虫而种

烟。烟价上涨后，虫树遮荫占地影响烟苗，群众随即砍伐虫树而发展烟苗。在种植鸦片烟之前，白蜡虫

是汉商去彝区收购的最主要商品。但在种植鸦片以后，汉商收购者较少，甚至有时无人收购，培植蜡虫

树者因此减少⑤。

三、从“逃逸”区域到社会“重构”

长期的民族隔阂造成了凉山地区对汉族的防备和警觉，“汉人视他们固如蠢豚狞犬，他们视汉人如

洪水猛兽，由隔阂而怀疑，由怀疑而互恶，由互恶而相斗杀”⑥。为了防止汉族迁入，盐源土司宁可下令不

种水稻而种稗子⑦。种植罂粟以前，彝族几乎没有商业，少数人最多用一锭银子或者用豆子、牛羊皮和蜂

蜜等到雷波、马边、屏山、峨边等彝族边界地区换取布匹和针线等日用品。汉人来此经商者也少，他们只

携带少量的盐巴、布匹和针线或白银去交换彝区的蜡虫、牛羊皮、猪鬃、贝母、天麻、党参等土特产。彝人

经商一般是在农闲时，属于未脱离农业生产的兼职商人。商品交易的形式多是以物易物，货币稀少，彝

语“离都乌则磨”即表示用一只小猪换取粮食一斗⑧。从清代到民国，凉山地区都是中央政权未能完全控

制的地区，同时凉山的彝族人也通过抢娃子（强抓汉人为奴隶）的暴力方式界定了民族势力的边界。综

之，凉山是名副其实的赞米亚地区（Zomia）⑨。20世纪30年代后，凉山地区大规模种植罂粟也是中央在

彝区统摄力不足的表现。

种植罂粟后，外界运来的货物如盐巴、布匹、瓷碗、铁等规模和品类都有所增加，但汉商的交易物更

多的是白银、枪支和人口，鸦片是当地主要的输出品。凉山人不信任纸币，银锭是他们易货首选，“收鸦

片烟最多的是黑彝，如吴奇果果、吴奇瓦哈、吴奇吉衣和吴奇克衣等，每年可收七八百两，一般的黑彝每

年每户收入也在100两以上。曲伙和瓦加鸦片烟收入较少，一般每年每户可收20两左右；但有的曲伙每

①马松龄：《四川边地纪行》，《西南边疆》1940年第9期。

②《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一《道光十六年九月壬午》，第14页。

③《四川省凉山彝族社会调查资料选辑》，第123、152-154页。

④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凉山彝族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凉山彝族自治州文史资料选辑 第2辑》，

1984年，第27-29页。

⑤《四川省凉山彝族社会调查资料选辑》，第97-98页

⑥杨成志：《杨成志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0页。

⑦喇明清：《也论永宁土司的族属问题——兼与施传刚先生商榷》，载胡文明主编：《丽江民族研究》，云南民族出版

社，2013年，第49-58页。

⑧《四川省凉山彝族社会调查资料选辑》，第98-126页。

⑨参考（美）詹姆士·斯科特著：《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
年，第10页；何翠萍，魏捷兹，黄淑莉：《论James Scott高地东南亚新命名Zomia的意义与未来》，《历史人类学刊》

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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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也有收获一二百两的。”①流入彝区的白银数量惊人，造成了物价不断上涨。据美姑县的调查，从第一

次鸦片停种期到第二次鸦片种植后期，土地价格上涨了差不多20倍，其他产品上涨幅度也相当迅速。

1937年，任承统《雷马屏峨昭五县垦牧调查报告》反映，玉米每石为2.75元。到1940年，徐益棠调查雷波

物价时已达每石20元。1937年，白㑩人均生活费为9.32元，1940年已达82.98元②。当地也出现了临时

性的市场，“还有一些卖酒、布、盐的小贩，就在赶烟会的地方摆小摊。这些做生意的人一般只做这三个

月的生意，平时还是从事农业劳动”③。购买零星酒、烟等多将银锭切割成碎银子进行交换，货物的价值

折算也采用白银为单位，原本货货交易的彝人挂在嘴边的话已经是“我的猪儿喂大了值得好多银子，我

的土地值好多银子”④。进入货币交易时代，对凉山地区来说固然是一种进步，但凉山地区的社会结构并

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内部市场并不发达，与外界的关系也依旧紧张⑤。

1935年，法币改革，禁止白银流通，用以交换鸦片的白银很快变成了枪支弹药。“过去利润最高的是

贩运枪支和鸦片——从汉区往彝区进枪，再从彝区往汉区运出鸦片。这是近五六十年来才有的。解放

前几年，从云南昭通买一支步枪（比利时造、捷克造或德国造）需20两鸦片，或者可以换回2.5两鸦片。

在云南昭通一两鸦片可以换100发子弹，但在彝区则50发子弹换一锭银。所以转运枪弹、鸦片的利润可

以高达500%~1000%”⑥。高额利润驱使枪支和鸦片交易大兴。“汉地严禁种烟，夷人乃大种鸦片，无耻之

商人，即贩夷人之必需品（枪支、子弹、盐、布等）入山而换得鸦片出，其利极厚。边地驻军，以保安查烟为

名，实则买卖烟枪，通行无阻。”⑦

种植鸦片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装备了枪支弹药后，彝族势力大肆抢掠边地汉民，“据民国元年调查，

雷马峨三县之人口，凡十六万四千余人。现在所存者，仅六万余人。此所减少之人口，一部系被夷人掳

去，一部则为无法立足，举家远徙者。其减少之速，诚属可惊”⑧。彝族还购买奴隶，“在过去买卖娃子之

风也是很盛的，一般说来，娃子从彝汉接近的地区买来或抢来，然后转往彝区腹心地区”⑨。汉人被迫进

入腹心地区，进一步带动了当地的近代化进程。

鸦片经济加强的暴力因素还促成了土地的流转。从20年代开始，汉、苗等族逐渐从云南迁入金沙

江沿岸的金阳等地，向土地所有者租地耕种。1937年后，随着人户增多，凉山地区的荒山林地多被开

垦，种植鸦片和残酷剥削方式下，土地质量没有提高，产量却逐渐下降，黑彝陆续迁出寻找更好的土地而

出卖了一些土地，有些呷西上升为瓦加后，零星地购买了一些土地，在各阶级各等级中还由于其他原因

买卖土地的现象日渐增多⑩。在土地的经营上出现了地租：一种为定额地租，地租的多少由双方视土地

的肥力、条件等协定；另一种为比例地租，主、佃在收获时按预先协定的比例分成，比例有2∶8至5∶5数

①《四川省凉山彝族社会调查资料选辑》，第124页。

②徐益棠：《雷波小凉山之儸民》，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44年，第42-43页。

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办公室：《有关凉山彝族社会历史的若干情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办公

室，1957年，第50页。

④《四川省凉山彝族社会调查资料》，101页。

⑤秦熠：《鸦片种植与凉山彝区社会变迁（1908—1949）》，《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办公室：《有关凉山彝族社会历史的若干情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办公

室，1957年，第50页。

⑦志鸿：《雷马屏峨印象记》，《金陵大学校刊》1940年第283期。

⑧常隆庆等：《四川省雷马峨屏调查记》，中国西部科学院，1935年，第67页。

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办公室：《有关凉山彝族社会历史的若干情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办公

室，1957年，第50页。

⑩《四川省凉山彝族社会调查资料》，第22-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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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然而，地主制经济的发展也只存在于奴隶制度之下，并没有撼动领主制①。

虽然社会经济方面的变化没有引起大规模社会性质变动，不过鸦片种植和交易已使当地简单的社

会经济产生了复杂性情绪，对凉山社会的原有控制模式产生了初步挑战，显示了外部力量对彝区发生的

社会影响，从长期来看这其实就是一种近代化的社会转型②。郭卫东认为近代英国—印度—中国三角贸

易中最核心的商品既不是白银，也不是茶叶和棉织品，只有鸦片才是“造成19世纪中国与西方‘世界贸

易’全局变动”的商品③。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鸦片贸易为主的近代化进程给凉山带来的长久性伤害。种植鸦片挤占了粮

食作物的种植空间，使得粮食产量不足，土地变硬，肥力下降，大春作物减产，采野菜树叶草根充饥者较

前增多④。土特产品的生产失去了旧有的刺激，处于萎缩的状态，生产和生活资料更进一步依赖于汉区

的输入⑤。此外，彝族男女普遍吸毒上瘾，人民解放军进驻凉山地区后，工作队“五不准”中有一条即为

“不准宣传禁种、禁食鸦片及没收烟具……带大烟到汉区的，我们应劝其带回，不应没收。下令禁烟会引

起不满，因这是严重的社会改革”⑥。吸食鸦片致使体力减弱，又严重地影响了农业生产和社会秩序，因

吸食鸦片而倾家荡产的，沦为二流子偷盗东西而被杀的，逃亡不知所终的，甚至兄弟打架，父杀其子的，

不可胜载⑦。这造成了历史性的社会恶果。解放后民主改革运动压制了凉山的毒品问题，但市场改革开

放了边境贸易，加之邻近“金三角”，毒品走私在凉山意外泛滥。“鸦片是黑彝和土司的糖”，海洛因（彝人

呼为“yeyi”，意为鸦片烟）迅速成为凉山青年展现时尚与社会、经济能力的指标，又造成了凉山地区艾滋

病泛滥的局面⑧。

从历史视角来看，鸦片种植取代蜡虫饲育，以更快且更广的方式拉动了凉山进入近代化重构的进

程。但滞后的政治制度与对鸦片经济的片面倚重，让凉山这个特殊的地域社会在保守与变革的双方拉

扯中形成了强大的张力，在新秩序的建构过程中出现了多层次的沉积地带，产生出不同的文化折叠在一

起的畸形重构，这是一种互搏式的动态交融过程，在文化价值观出现了纷繁复杂的局面。凉山这种具有

民族性与现代性相结合的社会重构，成为少数民族地区新现代性的一个特殊案例，也是实现民族文化传

承与现代发展能力建设需要重视的历史问题。

（责任编辑：李良木，胡文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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